
■ 北京市怀柔区第三中学初二（1）班
于宗民

趁着思维被难题凝固的间隙，我又
习惯性地打开了书桌上的那个铁皮盒
子，思绪也飞到了远方。

还记得那个寒冬的傍晚，十分疲惫
的我准备乘坐公交车回家。“吱”的一
声，进站的汽车刚停稳。我便兴冲冲地
第一个上了车，我摸了摸口袋，“哎呀，
口袋里怎么没有公交卡？”又翻了翻书
包，“糟糕，也没有！”我赶紧站到旁边，
绞尽脑汁地想着公交卡的去向。陆续
上车的人把整个车厢挤得水泄不通，

“扫码成功”“刷卡成功、硬币入柜的咣
当声”一次又一次地冲撞着我的耳膜。
寻觅“卡影”终不得，我只好尴尬而又沮
丧地下了车。

凛冽的寒风吹到我的脸上，就像刀
割一样。望着家的方向，五公里多呀，况

且天已经黑了……想着这些,一股深重
的无助感袭击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我
试着主动向路人寻求帮助，可在这个“扫
码支付”的年代里，身上带现金的人寥寥
无几。

多次求助无果的我站在原地，任凭
公交车一辆辆驶过。焦急、害怕、无助
包裹着我，让我不知所措。暮色浸染，
零星的几盏路灯散射出昏黄的光，晚风
带着透骨的寒意。靠在路边树上的我，
犹如涸辙之鲋，心儿早已跌落到了冰
点，任由泪水顺颊而淌。

模糊中，一双小巧而细嫩的手在我
的眼前摇晃着，“哇，一枚一元的硬币，这
不正是我需要的吗！”我连忙瞪大眼睛从
心底里欢呼道。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让
我大喜过望。再定睛一看，只见一个大
概八九岁的小女孩，仰着甜美的笑脸，用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我。

这么晚了，她怎么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这里。“就你自己一个人吗？”我不由
问道。

“你的爸爸妈妈呢？”
“……”
而我这番关切的问候，迎来的却只

是沉默。“嗯？这是怎么回事？”我满心
疑惑。这时，小姑娘对我摇了摇手，并
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耸了耸肩。她耳廓
上的挂件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聋哑
人。我伸手庄重地从她手里接过钱，鞠
躬，“谢谢你，小妹妹！”然后，我从口袋
里拿出一块糖送给了她，她接过糖，很
高兴地比画着什么，转身离开了。我不
知她是怎么明白我的困难的，但我深深
地感受到手里的这一枚硬币是那么沉
重而又温暖，这可是我这只涸辙之鲋得
到的半斗水呀……

一辆公交车进站了，我没有上车。
体内沸腾着的力量，让我勇敢地决定步
行回家。

一轮圆月挂在漆黑的天空中，显得
格外明亮。皎洁的月光与路灯的光融
合在一起，让整个街道多了几分温馨。
手中的这一元钱，融化了夜的寒冷，驱
走了我独自行走的恐惧，陪伴着我快速
地向家走去。

回到家后，我便如获珍宝般将它放
在一个铁盒里珍藏起来。

就这样，每当我学习遇到困境时，
每当我考试取得好成绩时……我都喜
欢像今天这样打开盒子看看它,用心感
受这份无声的温情与力量。

指导老师：池云

■ 济南市平阴县育才学校九年级（1）班
马晨晨

炎热的夏季，蝉鸣高树。午后的风
依旧带着余热，太阳意犹未尽地趴在山
头，迟迟不肯收敛它的热情。我的心情
一如这天气——闷、热、烦。

“太热了，不做了！”
不想去应付那堆积如山的习题了，我

很是压抑。懒洋洋地下楼，走到楼梯拐角
处，我却怔住了——

父亲赤着上身，豆大的汗珠从黝黑的
脸庞滚下，那戴在手上的手套，因长期的
磨损已经面目全非。

他偶然回头，发现我待在原地，抬手
擦去额头的汗水，笑着说：“写完啦？”

“没，热！”我百无聊赖，“要帮忙
吗？”

“别、别、别！”他自是不肯的。

他百般推脱，但拗不过我的执
着。于是，我开始将30升的桶搬到
一米多高的货车车厢上。没过一会
儿，手就被勒出深深的红印来，既要
把货搬上去，又要避免油污，其难度
可想而知。可是再看看父亲——一手拎
着一个桶，迅速地把货整整齐齐地码在
车厢里。呼呼喘着粗气，不停地流着汗
水，他像一台不知疲惫的机器。

汗水也很快打湿了我的衣服，那么
热的天气，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我带
着一脸的疑惑。

“习惯咯，没事的！”父亲顿了顿，拿
手指刮着我的鼻尖儿，笑着说道。汗水
自顾自地流淌着，把脸上的灰尘冲成一
朵朵泥花。心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狠狠
刺了一样，谁的父亲年轻时不是潇洒的
帅哥呢？而他忙着生计，四处奔波劳
碌，只是因为有了家，有了我。

“咋了嘛，不帮我啦？”他朝我灿烂一
笑。在阳光的照耀下，那鬓角的头发闪
着刺眼的白光。

“忙着呢，写作业！”我背过身去，泪
水已经决堤。所有的烦闷、愁苦，在那
一瞬间土崩瓦解。

我拉开椅子，深吸一口气，重新拿
起笔，纸上发出阵阵的“沙沙”声……

指导教师：赵鹏

《
青
蛙
》

康
宇
轩(

6

岁)

CHINA WOMEN’S NEWS小荷主编 朱莉 责编 王慧莹 美编 张影 2021年5月13日 星期四 7

我
的
语
文
老
师

父 亲

套鞋很舒服，很轻便。路还是这条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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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房琪（6岁）

这条路就像一位慈祥的老者，默默地看着我所做的一切，纵容着我的顽劣，目送

我上学或者回家。

谁的父亲年轻时不是潇洒的帅哥呢？而他忙着生计，四处

奔波劳碌，只是因为有了家，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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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河边绿了堤岸，青龙寺里樱花绚烂，
灞柳飞雪一片绵绵，秦岭山下桃花笑颜。

家乡的广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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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学习遇到困境时，每当我考试取得好成绩时……我都喜

欢像今天这样打开盒子看看它,用心感受这份无声的温情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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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西工大附中分校初二(A4)班 冯思琦

每当公交车驶过钟楼环岛时，车上广播便随着乘客们眼
前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建筑，而开始播放它的宣传广告，但这
些广告词的内容总让我们感觉过于理性。若能够生动有趣
些，便是锦上添花。

后来课业繁忙，我便很少能出去游玩，但仍然会关心电
视台中出现的各种宣传广告，才发现电视节目里穿插了许多
精彩的广告，不过常听到又会觉得无趣。

就在去年疫情期间，我突然被一则特殊的广告吸引。不
同以往，这个广告的长度将近5分钟。一开头便是宏伟壮观
的南门城墙，但它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失去了曾经车水马
龙、人来人往的景象。变得落寞了许多。仿佛回到古时有外
敌侵入，城内的士兵不敢应战，只得关紧城门，死守其中。
不等我结束这些奇思妙想，镜头便飞速旋转到一个日晷前。
很显然，是在提醒观众这一时刻是卯时。我不仅开始嗤笑自
己之前的愚蠢想法。接着便是环卫工人弯着腰清扫着潮湿
的道路，他们的背后还隐约贴着“爱我家园，护我环境”几个
大字。不等我看清楚镜头又转向了整个城市中心的俯瞰片
段，南门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夺人眼目。东边的第一束阳
光洒向大地，美好的一天便开始了。从城市中心到郊外，一
切都散发着勃勃生机，直到此时广告词才出现:“护城河边
绿了堤岸，青龙寺里樱花绚烂，灞柳飞雪一片绵绵，秦岭山
下桃花笑颜。”这几句诗让人们把那些置若罔闻的景致，读
出新意，悟出春意。长安号班列缓缓进站，天色也越来越
暗，唯有辛苦的外卖小哥们还在马路上骑行，诉说着坚守的
执念。

这锦绣长安,争朝夕，只愿不负春光，不负韶华。
我爱家乡的广告词，我爱家乡。

指导教师：惠军明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杜艾嘉

一条山间土路。
我小时候总不喜欢走这条路。说实话，

现在也不喜欢。每到下雨，这条路就泥泞不
堪，不小心就会踩在泥坑里，泥浆有时能溅到
小腿以上。

路边草木也甚少。稀稀拉拉的几簇草上
沾着早已干涸的点点泥痕，耷拉着长在那
里。本该绿得有活力的树叶，却覆上了一层
薄薄的泥尘，便也和整条路一起灰暗了下去。

路旁倒也有几户人家，但我和他们并不
熟识，见面也只是相互笑笑，因为实在不知怎
么称呼他们。

这是通向老家老屋的必经之路。
雨过仍阴。我缓缓走在这条土路上，费

力地提起深陷在泥中的脚，再踩下去，更深地
陷入另一片泥沼。我冷得牙齿打颤，竭力不
去想象自己沾满黄泥的鞋、袜与裤脚，竭力忽
略泥浆溅在腿部的奇怪触感，竭力安慰自己：
快到家了，就快了。

但远处家中的灯光依旧渺茫。我只得停
下脚步，扶着膝盖休息。

吱——呀——
身旁的一扇木门打开了。一位老太太看

见我，吓了一跳，随即便眯起眼笑道：“呦,这
不是村头老梁家的外孙女吗？来来，进来
坐。”

我也确实走得累了，想歇会儿，就走了进
去。她给我搬了一把竹椅，塞了把花生在我
口袋里，说：“饭点了，在这儿吃了饭再走。”

我忙起身，道：“不了，婆婆，我家里人还
在等我……”

“这样啊。”她带着些惋惜说道。又把目光投向我那双泥
泞得看不出本色的鞋，忙从里屋拿出一双九成新的套鞋，说：

“你这双鞋先放在我这儿，你穿这双套鞋回家。”
“那我明天拿来还您。”
“不急，这是我孙女以前穿过的，现在穿不着了，你不嫌弃

就留着穿吧。”说着，将我送到了门外：“路上注意安全。”身后
炒菜的聒噪与带杂音的电视声逐渐远了。

套鞋很舒服，很轻便。
路还是这条泥泞的路，却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了。
风景还是一样乏味的风景，却有了独好之处。

指导教师：姜见知

■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高二（7）班 唐塘

平常百姓，家门前总有一条马路，朴
实无华，无甚景致。我们每次揣着目的
匆匆出门，无感于这条路的存在。

我家的门前，也有这样一条路。
四年前的盛夏，蝉鸣肆起，路面微

烫，我与它第一次见面。父母为离学校
更近些，买下这间房子，初一结束后，就
搬了过来。看着他们忙前忙后，插不上
手的我搬个凳子，在阳台偷闲看风景。
叶随风动，筛过阳光，树影婆娑，细品确
有清新的意蕴。但北京道路千万条，青
枝绿叶的道路数不胜数，这条路没有脱

颖而出的奇特，我扭过头，找别的东西消
磨时光了。

然而，时间是个有趣的东西，足以令
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日久生情。

现在，我要与这条朝夕与共的伙伴
说再见了。我不禁开始回味这条路上的
每一个生活片段。这是我离开家的路，
这是我上学的路，骑行向东到学校东校
区，步行往西到达学校的西校区，四年中
学生涯，就是在这条路上奔波。四年多
的时光，它见证我的蜕变，给予了我长情
的陪伴，令我精神上与之紧密相连。

起初，这条路是我耍帅的赛道。那
时初二，刚学会自行车，自以为自己车技
高超，经常极速飙车，然后“唰”地来个急
转弯，无论左转大弯道，还是直角右转小
辅路，都不在话下，听着车轮和地面急速
摩擦的声音，心里得意非凡。这条路就
像一位慈祥的老者，默默地看着我所做
的一切，纵容着我的顽劣，目送我上学或
者回家。那时，我的生活就像在这条路
上骑车一样，自在而潇洒，人生的道路也
会如此徐徐而美好地展开。

然而很快，进入了初三。风风火火
上学去，嗒焉自丧回家来，成了我每天上
学生活的真实写照。学业上的压力与挫
折，使学校就像负能量发射器，把我冲回
门前这条路。

这条路不算长，但也被二三个红绿
灯斩成几段，西向的一段路，夹在两个红
绿灯之间，路边是些百年大树，粗壮的根

拱起它的路面，像一根根“青筋”凸起，似
乎在向过往的人控诉着它长期积蓄的愤
怒。中间两个绿灯的时间差，不多不少，
只有15秒，恰是我以最快速度通过这段
路的时间，慢一点便会被阻隔在下一个
红灯前，无可奈何地再等上三分钟，我常
常为此加速猛冲。母亲常说：“再等下一
个绿灯多好，慢慢悠悠骑过去，也不至于
屁股硌得生疼。”“你不懂初三生的争分
夺秒！”我怼道，毫不顾忌这是母亲的好
意。当自行车急速压过对面的斑马线
时，黄灯随之转红，我的心情也随之变
绿，一天的压力与烦恼似乎也都随之而
去。有时候，我还会回望一眼那闪烁的
红灯，然后再蹬几下，驶入小区。

这条路就这样见证了一个咬着牙，
猛劲蹬，汗直流，气直喘的骑车女孩，如
何瞪着红绿灯，坚定不移地驶向自己设
立的目标。

如今，四年过去，我已经是一名高三
的学生，初二时的天真，初三时的烦躁都
已不复存在，每天早出晚归，一步接着一
步，执着地为理想而奔波。如果这条路
是一位见证了无数风雨的老者，他一定
会为我的变化而欣慰。

一年后，高考结束，我们家又将搬
家，未来不知是否还能再见。蓦然回首，
亦如初见，彼时，路的那段是白衣少年，
路的这段是翩翩青年，横跨了一段成长
的青春。

指导教师：姚程

■ 济南市平阴县实验中学
七年级（10）班 翟煜涵

“老于”是我们班
的语文老师，今年40
多岁，教学时间也有
20多年。说她“老”，
其实她显得很年轻。
平日里打扮得漂漂亮
亮的——今天是小裙
子，明天是小西装，
没有重样的时候，皮
肤很细腻，发型也很
时髦，走起路来很利
索。

相处久了，我们
发现她和别的老师不
一样——很少批评同
学。上课回答错了，
不骂；作文写得过于
天 马 行 空 ，也 不 责
备。问她为什么，她
似乎很惊讶地答道：

“敢于回答问题，提出
自己的见解，说明勇
敢；乐于创作，将自己
的想法付诸于文字，
说明有想象力。对这
样的同学，我表扬还

来不及呢，何来批评？”于是，同学
们逐渐变得开放，变得勇敢，作文
也越写越棒。对此，老于也只是
有点小傲娇地叉着腰说：“好学生
不是骂出来的，孩子的天性是不
能被束缚的，语文更不是死板的，
记住，语文可不是你为了考试而
学的！”

每次上语文课，都成了同学
们最自由快乐的时光，因为站在
讲台上的不是一个只会强调生字
词的老师，而是一名专注于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和做人品性的老
师。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老于还在课堂上告诉我们君子的
品性是水一样滋润人心的，君子
当“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要“和
而不同”“扬人之善”“泰而不
骄”……而与之相对的小人则是
懒惰怯懦的，是“同而不和”“讦人
之恶”“骄而不泰”……在课堂即
将结束时，她笑着大方地承认：

“我就做不到这些，所以我不是个
君子。”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那次普
通的升旗仪式，我就看到了她“君
子”的一面。

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忘记
穿棉袄的我，瑟缩于寒冷的北风
中。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转头一看，是老于。她皱着眉头
焦急地叫着我，身上的棉袄已经
脱下来了，头发在冷风中飞扬。

“丫头嘞，大冷的天儿，你怎么穿这
么少！快，穿上我的袄……”说着
就往我身上披。我的心中顿时升
腾起阵阵暖意。

老于，即于淑芬老师。能够成
为您的学生，是我毕生的骄傲！

指导教师：于淑芬


